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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垛楼的“干劲”

大年初一进村“拜年”

我在基层工作多年，以我来看，贫困的原

因一是地区发展不行，偏、远、落后、没有产

业，这个地方本来就穷。二是贫困户自身的问

题，这个原因就多种多样了：因为家里有病

人，又缺乏医疗保障，看病把钱花光了，这种

比较常见；还有一个原因是懒，这个懒也是多

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他有几个姐，就他是个

男孩，从小父母溺爱，就给他养成懒惰的习

惯，长大以后，他失去依靠了，懒惰致贫，这

种人他解决温饱可能没问题，但是没有积蓄，

家里一旦遇见点事儿，就麻烦了；还有比如定

个媒，出个彩礼钱，家里一下就掏空了，一贫

如洗；再比如不懂做生意还非要盲目干，赔钱

了。这些都会造成家里贫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家也扶贫，

但是政府各级部门的重点是救急，不是救穷。

怎么说救急呢？就是各级部门去给贫困户帮

扶，给他点钱。考核的时候他就过关了，脱贫

了。这叫救急，救不了穷，这不是科学的方

法。这种贫困户他是一个长期的贫穷问题，你

短期支持他那么一下，他把钱花完了还会穷，

因为他穷根没去！这些户就像得了大病以后可

以正常走路的人，但是遇见坎又会摔跤，甚至

比以前摔得还更厉害。

所以党委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引导贫困户

用劳动、用发展产业去脱贫致富，形成稳定的

收入。

2013年，我当葡萄架乡党委书记以后，大

年初一我就去了赵垛楼村。我事先也没打招

呼，直接一竿子杵到村支书家里了。村支书见

到我吓了一跳：“岳书记，你来给我拜年，咋

不拎东西？”我说：“拜啥年！我今儿个来，恁

那村最穷的 10 个户，给我点出来，我去看

看。”我掂个本，开始入户走访。结果我一走

下来，最穷的 10 个户，家里真是不像那回事，

真是穷得很！

你要说吃不饱穿不暖，那倒也不至于。饺

子他们也能吃上，但是那个生活质量太差，说

个不好听的话，那屋里的环境忒脏乱，根本没

法住。其中有一户那个床上乱糟糟，我一掀那

个被窝，一股味儿就顶上来了。小孩的头发脏

得都擀毡了，脸黑乎乎的，不知多少天没洗

过。有的人家，连院里都是臭烘烘的。还有一

户，家里四个小孩，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屋里

全都是垃圾，我一看他家的“年夜饭”，黑乎

乎的，也不知道炖的是什么。

赵垛楼的“干劲”哪去了

大年初一是举国欢聚的日子。我跑过这 10

户以后，心里难受得不行。我给这 10户老百姓

召集到村室里头，和班子成员一起给他们开

会。我就实打实地问：“这 10 户里头，吃低保

是几个？具体都是因为啥贫困？”村里查了

查，有的是家里 5 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

的是家里 4 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

里人有病，有的是有残疾。我中午跟他们吃了

饭，下午我召集村里的党员，和这些贫困户一

起又开了个会。我说：“1963 年，焦裕禄老书

记给咱赵垛楼发过红旗，叫啥红旗？”村干部

回答：“赵垛楼的干劲儿。”我说：“赵垛楼的

干劲儿，我从小听到大，你们也从小听到大，

你看现在咱这赵垛楼的干劲儿哪去了？赵垛楼

存在的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那

说，村干部和党员坐在那听，蔫头耷脑，士气

都很低落，一点精气神儿都没有。我就给他们

说：“村里这最穷的 10 个户，按照规定每户有

多少口人需要吃低保，先整一个方案。”村支

书说：“中。我这两天就弄好。”我说：“不

中，今天就要弄好。我在这儿看着你弄。”接

下来，他们现场就制定方案。我在旁边坐着，

拿出手机给民政所所长打电话，叫他来赵垛楼

村。当天就给这 10户的手续办完。

我给这 10 户人家说：“低保办齐了，你们

也有任务——家里卫生要打扫好。大年下的，

你们把日子过成这样。忒煞气！”我让他们明

天用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大年初三评比一

次。谁干得好，我给他个洗脸盆，给三条毛

巾；干得差一点的，给一个洗脸盆，给两条毛

巾；干得最孬的，给一个盆，一条毛巾。

大年初三，一早我就去了，看到每一户都

打扫得还不错，都给了奖品。大年初五，俺乡

里都上班了，我又领着乡党委班子成员到赵垛

楼村，分析整体情况。这个村里也没有啥产

业，就是靠种个小麦，种个玉米。大家就开

会，找思路，发展什么产业，以后怎么干。还

有，我们要弄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这比老百

姓家里的卫生整治难度大很多。但是整治好

了，就是能造福几十年的事。

赵垛楼村有个大坑，这个大坑是谁的呢？

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张三说是张三家的，李四

说是李四家的，因为年代久远，村里一直也没

有明确，因为有争议，谁也没法把坑填起来，

把这块地利用上。我发现，凡是住在大坑旁边

的人家，身体都不好，偏瘫、脑血栓，各种病

都有。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坑位于村里地

势比较低的地方，夏天一下大雨，整个村里的

水都往那个地方流，坑里的积水一存就是几个

月，最后都变成污水，散发臭气，又污染空

气，又污染地下水。老百姓院里的井打上来的

水都不达标。

我就把赵垛楼的老百姓都叫过去，开了

会，做老百姓的工作。我说：“这个大坑我也

不知道是谁家的，没法给你们断这个官司。与

其在这儿撂着，再放几百年它也是这样，倒不

如把它填了。”老百姓说：“放着就放着呗，没

事你弄它干啥咧。”我说：“不弄？这个大坑在

这儿，风水可不好。”有的人就说：“咳！岳书

记，你这说啥呢，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你咋能

信风水。”

我说：“俺说的风水就是风和水。这个坑

是你村最洼的地方，对吧？大坑臭不臭？一刮

风臭味都吹到屋里；那水脏不脏？你那旁边几

户打上来的水都是浑的。住在大坑旁边的，你

们挨个数一下，哪家没有病人？恁看看，风水

就是不好！”老百姓一听，怔了一下，下边开

始议论纷纷：“那可不就是，那几家就是有病

的多。”我说：“咱把大坑填上，你这村里也没

钱，乡里可以资助恁，盖成一个村室，搁个卫

生所，弄罢以后再修个下水道。但是填大坑的

活儿，得恁村自己干，党员干部先带头，你干

多少也不给工钱；老百姓也干，该多少工钱给

多少工钱。填好以后，乡里就拨款盖房。咱们

这块地方以后都干干净净的，恁说中不中？”

村里人就都同意了。开始填大坑的时候，

党员干部带头干，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贫困

户，干得也特别积极，多拉快跑。正月十五之

前，年还没过完，大坑就已经填得平平整整。

后来我去看，不仅大坑填好了，旁边几栋破围

墙、私搭乱建的小仓房也拆除干净了，给建设

村室预留出一个好的环境。

被迫“一刀切”

我把整个葡萄架乡的 20个行政村全部都走

了一遍，每一户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每个村

的贫困人员我都能点出来。当时班子成员 11

个，每个人都包了村。我要求他们也要不停地

走访调查。

这样走过来一遍，我开了全乡大会，根据

国家要求，把贫困户的标准、低保户的标准

梳理明确传达下去，把全乡所有注册的吃低保

的全部推倒重来了。我在大会上说：“看了赵

垛楼那些个贫困户，我很有感触。家里都穷成

啥样了，都没吃上低保；都让恁这些村干部的

亲戚吃完了！以后我就定个规矩：村‘两委’

班子所有成员的近亲不准进低保户，不准吃低

保，危房改造都不能享受！”

马上就有干部批评我“一刀切”。我说：

“我就要切，这种乱象，俺先下刀再说！”老百

姓也有好多反弹，总有人上乡里找我，去我家

找我。但我一直坚持。结果呢，国务院扶贫办

领导、省委领导、县委领导一起上赵垛楼村调

研，有人就来给我“扎针”了。这个村的会

计，他哥家的小孩是个残疾，21岁了，因为小

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嘴又歪眼又斜。我当时

正给领导们汇报工作呢，会计他哥就把小孩用

轮椅推到村委了。推出来以后，他也不吭，往

屋里一站，站了几分钟。领导看到他了，我还

是继续汇报，汇报完以后，他推着小孩想走。

我说：“你先别走，你既然把小孩推来了，你

肯定是有事。各级领导都在这，你就跟领导

说！”

会计他哥说：“岳书记，像我这种情况，

小孩这样，该吃低保吧？贫困户该给俺吧？”

我说：“不能给恁！”他说：“因为啥不给俺。”

我说：“因为啥？我成天在村里转，村里所有

户的情况我都一清二楚。第一，恁弟弟是村里

的会计。我定的规矩：村‘两委’班子成员的

近亲戚，任何人都不能吃低保。第二，你家里

楼两层，房 8 间。你再看看你的收入，没达到

吃低保的标准。如果我把赵垛楼的老百姓都叫

过来，在场的各位领导都看着，我不吭，就叫

大家说，你该评上吗？”他也不说话，推着孩

子就走。我说：“你不能走，你今个把孩子推

过来了，你不给我好好说说你就走啊？”

国务院扶贫办和省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没说

啥，因为人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后来他们对

整体情况还是很满意。这个事只是一个小插

曲，但是这个事是建立在我们葡萄架乡党委班

子对 8000 多户 3 万多口人的了解之上，如果不

了解每一户的情况，像这种推着孩子来了，如

果我都不知道他家怎么回事，我怎么应对呢？

在领导面前当场就出丑了。

有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到我们葡萄架乡

来调研，从早上八点半开始走访。走访之前，

省委书记问我：“你的贫困户你都了解不了

解？”我说：“了解！”“家里啥情况你知道不知

道？”“知道！”他说：“我可以随便点吧？”“您

点吧！”省委书记第一站就点了俺们一个合作

社，搞了调研，了解了具体情况，无论问到什

么，我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

合作社脱贫的主体是当地的老百姓。实际

上，说个不好听的话，我们乡凡是目前在家住

的老百姓，大多是没多大本事的，有点本事都

出去了，本事大一点的都在大城市，有一点本

事的都在县城，几乎都很少在家住。凡是在家

住的，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亲戚朋友之间存

在势利眼，但咱们跟老百姓不能势利眼，你有

没有本事，我都得好好跟你处，你没本事，我

更得多帮你。怎么帮？这就涉及怎么让他们增

加收入。当然通常就是外出打工，只要有那么

一点技能，或者劳动能力，外出打工的基本能

保证家里的基本收入。重点就是那些没技能

的，劳动力也比较弱的，不能外出打工，那

就是让他在家把这个地种好的基础上，再帮

助他发展产业。我们发展蜜瓜产业、黄桃产

业，经过几年的发展都不错，有效给农民增

收了。

另外我还给省委书记汇报了，我们在县里

的支持下，在当地做板材加工。板材加工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有针对性的，安置在乡

镇，就在老百姓家门口，能有效增加就业，而

且效果很好，老百姓地里的活儿还没耽误。比

如他种个蜜瓜、种个黄桃，种好了一亩地能挣

5000块钱。同时他还能去工厂干活儿，得两份

收入，这不仅一下就脱贫了，而且生活得很

好。但是板材厂到底是不是把我们安排的贫

困户都吸纳进去了，这需要我们不定期地核

实、督促，不仅督促厂家，还要把原来咱们

定好的贫困户给安排好，不断督促他：“不能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干一个工作，恁就兢兢

业业干好。”

省委书记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了解了我

们贯彻落实的情况，听了我汇报的工作思路，

紧接着又到何庄村去看，他让村里把贫困户名

单交给他，他就开始点，点到哪户，我就陪着

他去哪户看，一共去了 4 户，每一户的卫生面

貌、必要的生活用品、生活物资储备、就业情

况、政策落实情况都达到标准了，贫困户对村

“两委”和乡里的干部也都满意。那天的调研

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半。

我们的各项富民产业开展得好，也得到了

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的认可。当时一个姓洪的副

主任看了兰考的很多地方，到葡萄架乡的时候

看了何庄村，村里的产业发展很好，环境卫生

也很好，老百姓对当地的村“两委”班子、乡

干部的满意度也很高。洪副主任和我们一起开

会，中午还搁那吃了顿饭。中午我们一人弄个

烧饼，弄一碗羊汤。后来洪副主任几次搁大会

上表扬我们兰考。

一个一个“拔穷根”

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把俺们乡镇大部分贫困

人口给覆盖了，增加他们的就业和收入。但那

些自身条件限制、懒惰的、就业意愿不强的贫

困户，我们也不可能强迫他们劳动，只能用引

导、督促的方式，靠说服、教育，反复做工作。

何庄村有个残疾人，双腿残疾，安了假

肢，拄拐行走，虽然有几亩地，但他几乎没有

什么劳动能力。他啥也不想了，整个人就颓废

了，打算躺在家吃低保吃到死。村干部找过他

多少次，没用。他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有

什么办法。”这咋弄啊？我就找到他谈了一

番，了解到他有修鞋的手艺。我说：“你把这

营生再捡起来行不行？”他说：“我都多少年不

干了，现在的人还修鞋吗？”我说：“现在人也

修鞋啊，挺好的皮鞋，坏了，花十几块钱修

好，且比买一双新的省钱。”他想了想，说：

“中。我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再试试。”他又把

修鞋的手艺捡起来，果然还有生意，一天少则

挣个几十块钱，多则挣上百块钱。他单靠修鞋

就能维持生活了，再加上低保，生活有了挺大

的改善。

赵垛楼有个光棍汉，40 岁左右，身体健

康，就是因为懒，穷得昏天黑地的。他父母早

就没了，他也不种地，媳妇也娶不上。我找他

谈了多少次，反复给他讲道理，我说：“恁还

算年轻，身强力壮的，打算这辈子就这么混

了？”他说：“我娶不上媳妇了。自己凑合活着

吧。”我说：“多俊的大闺女你就别想了，但恁

只要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可以娶上媳妇

的。”他听到这儿，眼睛亮了一下。但马上又

把脑袋耷拉下来，说：“那我也娶不上。”我

说：“能娶上。隔壁村那个邋里邋遢的老汉，

70 多岁，还说上媳妇了，老两口过得挺好。

你把家里收拾干净，每天干活挣钱，娶媳妇

也不是没可能！”他听到这个，好像劲头上来

了，他说：“中，我好好过日子。”我说：“咱

不是说完就完事了，恁得给我落实。”他说：

“啥叫落实？”我说：“就是说话得算数——我

是乡党委书记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

我说：“我跟你保证，你需要什么支持，我都

给你争取。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恁说中不

中？”他说：“中。”我说：“那恁也表个态，

你能干啥，准备干点啥。”他说：“我没技

术，但我有力气，可以给人家掂泥兜 （扛水

泥 袋），人家给我 30 块钱也行， 50 块钱也

行。”我说：“中，我给你联系活儿，联系上了

你就去干。”

有个贫困户，男的，50多岁，实在是啥也

不会，种地也种不好，又干不了体力活儿。我

说：“实在不行，你就去收破烂吧，就在附近

的村里收。收破烂可能挣钱了。”他答应了。

我就琢磨着从什么途径给他弄个交通工具，结

果他自己弄了个旧的农用小三轮，开着车收破

烂，什么废品都收，连捡带收。他还挺喜欢干

这个活儿，一天忙忙叨叨的，收入挺好。

赵垛楼村争取到了省委组织部的一个项

目，给了 160 万元，建了 100 多个大棚，种蜜

瓜。村里面的集体经济发展挺好，驻村工作队

队长张静组织贫困户包棚，包这个棚一年得交

1000块钱，但是贫困户没钱，咋弄啊？村里有

个女的，30 多岁，生了 4 个小孩都有病，最小

的那个小妮儿是先天性心脏病，跑大城市看病

花了好多钱，家里弄得一贫如洗。她丈夫长期

在外地打工，这个女的成天在家憋着，地里活

儿也不干，全在那撂荒，家里活儿也不干，弄

得乱七八糟。最要命的是，她在家里不做饭，

饿了就到村里小超市买吃的。她也没钱，都是

赊账——买几根火腿肠、方便面、挂面，全都

记账上。她丈夫春节回来，拿挣了一年的钱先

还账，还完账就剩不下几个钱了。俺就找她

谈，让她把自己家地种好，把家里家务干好，

搞好卫生，每天做饭给孩子吃，再承包两个蜜

瓜棚。她说：“俺不干！”我说：“你不干我就

开大会，让亲戚朋友大家都来说说你。你嫁到

这个家，是怎么当这个家的媳妇的？你丈夫一

年到头在外边累死累活，你在家凭什么啥也不

干！”她说：“恁管俺咧！恁是乡书记就能管俺

家的事了？恁开大会就开大会，俺就不干！”

我就火了，我说：“恁这个人真是差劲！一年

到头不挣钱，还祸害好多钱，你四妮儿没钱怎

么看病？你孩子是恁亲生的不是？”我声音有

点儿大，吵得她家空荡荡的房子都有了回音。

她家四妮儿就跑出来看。她把孩子拽过来，搂

在怀里，掉眼泪了。我一看，已经触动她了，

也别再多说了。我说：“两个棚村里都给你安

排好了！下午我叫支书来找你，你就抓紧办手

续。”说完，我没等她回答，就站起来走了。

她因为长期不劳动，一开始干活儿也不积极。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每天督促她，天天逼着她

干，不干不中，让她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两个

棚，每个大概占地一亩，每年能种两茬蜜瓜，

还能种一茬蔬菜。这一年就能弄个 2 万块钱。

她自己家那几亩地，种小麦和玉米可以满足口

粮，还有余粮。这样口粮和蔬菜她大半年能自

己生产，就不用成天去小卖部赊账了，丈夫年

底拿回来的几万块钱能存下一多半。她后期也

确实好好干了，很顺利就脱贫了。后来她带小

孩去上海，找了个好大夫，花几万块钱给孩子

做了个手术，把心脏病彻底治好了。这几万块

钱，医疗保险给报了一部分。

后来，我们把这些因为自身条件限制、没

思路、懒惰等情况的贫困人员统计起来，每个

月抽出一天晚上在村里开大会。开会弄啥？就

在他们中间评比，让他们站出来汇报，说说这

一个月挣了多少钱、干了多少活、计划啥时候

能脱贫。他们说完了，干部群众都给他们鼓

掌，表扬他们：“恁真中！”他们本来都是生活

在角落里的人，很边缘，现在把他们推到亮堂

的地方，让大家尊重他们，认可他们，建立他

们的自信，让他们对劳动更有积极性。

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或者因为种种原因

确实迈不过这道坎儿的，就需要直接给他落实

政府兜底帮扶政策。

董庄村有一个贫困户，我第一次去他家是

割麦前的一天。男主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儿

子，还有个老爹，80多岁了。我跟村支书上他

家去了，一进他家院子，就看见他爹穿个袄，

萎在院里一个土堆上，我们进去了，老汉看了

我们一眼，我们跟老汉打招呼，他无精打采地

答应一声。屋里有个男孩，还有一个女孩。两

个孩子跑出来，站在那儿看着我们。村支书跟

我介绍说：“这个男孩上三年级，姑娘在我们

兰考县初中，该考高中了。还有个大妮儿没搁

家。”村支书又对他们说：“妮儿，我给你介绍

一下，这是咱们乡的岳书记。”姑娘说：“岳书

记好，俺是共青团员。”我就问那个姑娘：“你

好啊，恁爸跟恁妈在哪了？”姑娘说：“俺妈得

癌症了，俺爸带俺妈化疗去了。”说着，这个

女孩嘴一扁，眼泪就要往下流。我说：“姑娘

你别着急，叔叔问你，你姐姐呢？”她说：“俺

姐刚考上河南大学，在郑州念大一呢。”我问

她：“恁家几口人？吃了几口低保？”姑娘说：

“俺家 6 口人，吃了一口低保。”我就问支书：

“他家这么困难，咋只给办一口？”支书说：

“恁不是搁大会上说啦，村‘两委’班子的近

亲戚任何人不能办。这个老头儿是我的舅唉，

我不敢给他办，这一口还得想法不叫你知道，

这又叫你查出来了。”我一听，心里“咯噔”

一下，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对支书说：“咱先

回去吧。”

回来我就反思：这种情况应不应该给他家

办呀？那肯定应该给办。我就赶紧把他家的低

保都给办齐了，6 口人都吃上了低保。8 月份，

我又上他家去，夫妻俩还是没搁家，在外面看

病。孩子们都放暑假在家，小女儿已经考到兰

考一高，需要学费大概 5000块钱。大女儿上大

学也需要学费，也需要几千块钱。回来我就跟

乡里研究，资助他家，给两个姑娘解决了学

费。等到冬天，我再去他家的时候，夫妇俩还

是没在家。小女儿在家，我对她说：“叔叔来

看看你家生活情况咋样了，还缺不缺钱。”小

姑娘说：“叔，我们家不需要钱了。我现在一

放学，就到饭店给人家刷碗，刷完碗，人家还

管我饭。有时候刷的碗少，就给我 10块钱，有

时候刷得多，就给 20、30、40。有一次店里

忙，我帮着干了好多其他活儿，人家给我

100。我现在钱够用了，不要乡里的钱了。”我

和支书一听，心里特别高兴。这个小妮咋这

么好！

又过了三年，小妮考上大学了，大妮考上

研究生了。她们的妈妈癌症没治好，去世了。

男的本来是个包工头，不用带着媳妇到处看病

了，就回来继续干，这家就脱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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